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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奉，是一个古老的名词。
这个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

汉代，本是一种朝廷官员的头
衔。到了唐、宋年间，朝奉成了一
系列固定的官职名称，如朝奉使、
朝奉郎、朝奉大夫等。这个称呼
后来延伸到了民间，像士子、大店
铺主人、有身份的富商，也会被称
为朝奉。到了明代之后，朝奉变
成了当铺掌柜的尊称，负责收货
厘价，是当铺的核心人员。谁去
典当物件，在柜台上打招呼都得
拱手道一声：“朝奉”。

随着时代发展，“朝奉”现在
已逐渐被人遗忘。对于绝大多数
老百姓来说，这已经变成一个陌
生而神秘的词汇。

但是，对我来说，“老朝奉”
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
名字，它属于一个人。

这个人，他出卖了我爷爷许
一城，以致其背负污名含冤而死；
他设下圈套，逼迫我父亲许和平
投湖自尽；他又派人来骗取我的
信赖，杀死我的朋友。这个名字，
就像是一个狰狞的恶鬼，纠缠了
我们许家三代。

他一手建起了覆盖全国的

古董赝品制贩网络，暗流涌动，已
成为中国文物市场上的一颗极大
的毒瘤。

于私，我跟他有数不清的账
要算；于公，老朝奉的势力不拔除，
古董市场将真假沆瀣，永无宁日。

老朝奉到底是谁？我必须要
搞清楚，否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在《清明上河图》事件中，我
和老朝奉短暂联手，挫败了百瑞
莲的阴谋。作为交换条件，老朝
奉答应与我相见，把这几十年的
恩怨一次了结。

现在，真相距离我近在咫尺。

这是一座位于通县的老旧
四合院，旁边就是永定河。门口
摆着两尊磨得看不清形状的蹲虎
石墩，门楣上还残留着缠花纹路，
看来是座前清的老宅子，原来的
主人身份恐怕不低。

可惜任当年如何风光，如今
也成了云烟。这宅子历经多变，
门前残破斑驳，东一道烟熏火燎
的痕迹，西一片没抹干净的“文
革”标语，墙边一溜儿垃圾筐，还
有辆没轮的破自行车斜躺在大竹
笤帚旁边，前挡泥板高高翘起。

大门是两扇刷了黑漆的木
门，漆挺新，门板上却沟壑纵横，
看来颇有年头。我站在门前，抬
起手臂，心脏几乎要跳破胸腔。

门的那一边，就是老朝奉。
我与他只隔着一扇门板。
我们许家三代跟他的恩怨，

在今天即将一次结清。
我伸出手臂，朝前轻轻一

推，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锈蚀
的门轴发出生涩吱呀的声音，仿
佛在提醒主人有客上门。

门后的照壁已被拆掉了，还
剩下半截残垣。我一进门，便能
把整个院子尽收眼底。院子不
大，最先注意到的是院子正中立
着一棵槐树，这槐树被雷劈毁了
一半，剩下半截歪歪扭扭的枝干
向天空伸展，像极了一个巨人高
举双手大声呼救。

看这槐树的粗细，想来得有
几百年寿命。老北京一般不在院
子里种槐树，不吉利，但也有句
话，叫“院有古槐，必是老宅”。能
有这么老的槐树，这宅院来历应
该不一般。

一个人站在槐树前面，背对
着我仰望树顶，像是在欣赏一幅

后现代油画。他个子挺拔，比我
高出足有一头，西装笔挺平整，一
丝都没起皱。

奇怪的是，看身形他的年纪
并不老——这不可能是老朝奉。

这人听到我的脚步声，缓缓
转过身来。我第一个反应是惊
讶，忍不住大喊一声：“药不然？”
可当最后一个字滑出口之后，我

意识到认错人了。
他的相貌和药不然有八成

相似，但气质却截然不同。药不
然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嬉皮笑脸、
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而眼前这
人面色木然，眉间有三道淡淡的
川字皱纹，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你不用找了，这院子里没
人，老朝奉不在这里。”

他对我说道，很标准的普通
话，一点京腔痕迹都没有。我急
忙环顾四周，果然两侧厢房里都
静悄悄的。我不敢相信，亲自钻
进屋子里找了一圈，里面摆设很
整洁，但空无一人。

我一下子怒气翻涌起来。
这怎么回事？我花了如此之大的
代价，好不容易要见到老朝奉，这
个横里闯入的家伙凭什么来指手
画脚？

“你他妈到底是谁？”我怒吼
道，攥紧了拳头。

他扶了扶金丝眼镜：“你果
然和传说中一样容易冲动，许
愿。”

“别转移话题！你到底是
谁？”我上前一步，气势汹汹。

他不闪不动，语气一点起伏

都没有：“第一次见面，我是药不
然的哥哥，我叫药不是。”

药不然的……哥哥？！
我不由得仔细端详了他一

下，对方的表情冷冽而漠然，像是
块冰。我从前依稀听药不然提过，
他有个大三岁的哥哥，对古董行当
没兴趣，很早就被家里送去美国
了。这哥俩风格差异可真不小，除
了相貌相似，没一个地方相似的。

可是，药不是为什么突然回
国？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老朝奉的
院子里？难道他也是老朝奉的手
下之一？

一念及此，我不由得心生警
惕，退后两步。药不是开口道：

“我也刚到不久，老朝奉应该是提
前离开了，我没有见到。”

他说得坦然，但可把我给气
坏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老朝奉
本来只约了我相见，一看居然有
一个外人先跑过来，以他的警觉
性，自然是立刻抽身离开——我
人生中大概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居然被这不相干的人搅黄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里
见面？”

“我一直在监听你的电话。”

我顾不得风度，一把揪住药
不是的领带：“这是我许家恩怨，
你来瞎掺和什么？”

药不是个子高，被我把领带
往下那么一拽，整个人朝前弯下
腰。他就这么俯视着我，一字一
句：“我爷爷因为老朝奉被迫自
杀，我弟弟成了通缉犯——你说
这事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的手一颤，倏然松开他的
领带。

是啊，老朝奉害的可不只是
我许家一家，药来受他胁迫，就死
在我面前；药不然就更别说了，我
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何投靠老朝
奉。他们药家两代中坚一死一
叛，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我盯着药不是，想从他眼中
看到复仇者特有的愤怒，但我只
看到平静，死寂般的平静。

药不是后退一步，把领带重
新捋平，语调不急不缓：“家中如
此巨变，旁人都靠不住，只好我亲
自回国来解决。”说到这里，他扶
了扶镜框，冷冷道，“我必须指出，
许愿，你真是令我失望。”

我略感愕然，不知
他为何这么说。 1

连连 载载

故乡是你思念的落脚点，母亲是你情感的归属
地。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伟人，莫不如此。

湖北红安李家大屋，是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国家
主席李先念的老家。李家大屋其实不大，土砖墙，茅
草顶，长四间，屋后是不高的青山，门前有水塘，四周
是稻田。李先念1909年出生在这里，现在这里是李
先念故居纪念馆。

在李家大屋，李先念母亲住过的房间，靠墙摆着
的陈列柜里，我看到了两块摩挲得亮亮的银元。听着
讲解员讲解这银元的故事，看着墙壁上挂着的李先念
母亲的画像，我被这一段母子情所打动，眼泪溢出了
我的眼眶。母亲是一位受尽苦难的农妇，儿子是转
战南北的一代豪杰，两块银元如日如月，承载着 60
年儿子对母亲的深重情感。

李先念的母亲李王氏，出生在河南东南部的
偏僻小村，16 岁讨饭到红安，嫁给穷人为妻。李
王氏命运不幸，几度改嫁，嫁给李先念的父亲李承
元时，已过了 30 岁。李先念是李王氏的幺儿子，
生下来没有母乳，是同母异父的大姐宝枝的乳汁
喂养大的。李王氏和李先念的父亲勤扒苦做，含辛
茹苦，供李先念读了私塾，然后送他到武汉的一家棺
材店里当木匠。1926年10月，北伐军打进武昌，17
岁的李先念返回老家黄安闹革命，为埋葬黑暗的
社会打造棺材。1932 年 6 月，蒋介石集中三十万
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
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天，已是红四方面军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
口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他的母亲李王氏出现在战
场上了。母亲听说红军要转移，心里挂念着儿子，执
意要见儿子一面。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的山路，
哪里有枪响，她就到哪里去找儿子。战场上炮火纷
飞，母亲一点也不惧怕，心里只想见到儿子，她知道
儿子能打垮这些敌人。当通讯员把她带到儿子面前
时，母亲高兴地喊着儿子的小名。正指挥着战斗的
李先念突然看见了母亲，一时急得吼了起来：“娘，你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正在打仗啊！”母亲拉着
儿子的衣襟，高兴地说：“伢，我来看看你！”战斗正激
烈，随时都有危险，儿子顾不得母亲的心情，叫通讯
员送走了母亲，然后继续指挥战斗。

红四方面军撤出了鄂豫皖，李先念离开了故
乡。行军途中，李先念听到外衣口袋里哐当哐当的声
音。他用手一摸，是两块银元。哪来的这两块银元？
他明白了，是娘来看他时悄悄放进他的口袋里的。家
里穷，娘的这两块银元是她夜夜纺线织布换来的？还
是她卖掉了家里喂养的猪或活命的粮食？在当时，一
块银元可买160斤大米呀！李先念紧紧攥着两块银
元，眼泪迎风而洒。他回头朝故乡方向望了一眼，心
里在说：娘，我们还会回来的，儿不该吼你啊，娘是惦
着儿啊！娘，等着我回来再好好陪你吧！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此一别，李先念再也
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从此，两块银元伴着李先念
在反围剿的拼杀中，在西路军的征途上，在中原突围

的血战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里，在治理国家的日
日夜夜，母亲的银元给他力量给他智慧给他才能。
一个农妇母亲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块银元，悄悄放
在儿子的口袋里，是放进了一个普通母亲的惊天大
爱，那是太阳那是月亮，照耀着儿子前行的道路，伴
着儿子的每一天每一时刻，千里万里，浴血奋战，重
大决策，为国操劳。儿子摩挲着母亲的银元，就能正
确，就能成功，就能奉献。

1979年6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
从红安县城坐面包车出发，到达占店镇后，李先念下
车，步行回李家大屋。他走在一条条田间小道上，寻
找着母亲的足迹，他走进李家大屋母亲的房间，在母
亲的遗像前久久伫立。

1992 年 6 月，李先念在病床上，还在想念着母
亲，弥留之际，他对女儿李小林说：我梦见你奶奶了。

一位伟人、革命家，在离世之时，把对故乡的思
念，把对母亲的情感，寄托在梦中，飞跃千山万水，穿
越时空，回到了李家大屋，回到了与娘的最后告别
时。1932年到1992年，整整六十年啊！李先念去世
后，两块被摩挲得闪闪发亮的银元放到了故乡的房子
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是
一个母子分别六十年的信物？是儿子对母亲的思念
与愧疚？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与想念？这些都是，但
更是一个母亲的爱，无私的爱，伟大的爱，永远的爱！

湖北红安李家大屋的两块银元，亮亮的，闪着光
泽，那是母亲的太阳和月亮。

“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
箸空。一事尚非贫贱分，芼羹僭用大
官葱”。陆游隐居时，写下《葱》这首
诗。大意是讲，人不分贵贱，客不分
南北，都吃大葱。

倒也是，我走过许多地方，凡菜不
离葱。吃葱，古今各异，南北不同。《说
文》解“葱”字，“菜也”。古时，葱虽列

“五菜”之末，却以葱白为主菜；“匀和
豌豆揉葱白，细剪萎蒿点韭黄”，到了
元代，耶律楚材竟把葱白与韭黄相提
并论！如今，葱已悄然退至调味品，只
作辛辣料。当然，北方人喜食大葱
——个头儿大、皮厚叶肥——多用于
煎炒烹炸，也生吃，像烤鸭卷葱丝、大
葱蘸瓜酱；南方人喜食小葱——小家
碧玉、柔嫩水滑——默默辅佐各种
菜色，拌豆腐、佐清汤……

煎炒也罢，生嚼也好，葱早已成
为各家的必需，牵引着人们的胃口。

“菜伯”，是中医对葱的尊称。“伯”
为老大，葱以辛辣名列众蔬之首。药食
同用，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庄子说，

“春月饮酒茹葱，以通五脏”，春季食葱，
升发机体阳气，以应春气。民间有咬春
的习俗，立春这天，用葱、蒜、萝卜做成
食物，葱白煮水相佐，合家进餐，“咬得
草根断，则百事可做”。葱入药用，能外
用消毒，药书记载，唐朝骨伤科名医蔺
道人，每次手术前，用葱煮水冲洗伤口；
还可止血止痛，隋代僧医梅师在《梅师
方》中写道，“金疮出血不止，取葱炙令
热，抑取汁，敷疮上，即血止”；当然，葱
也是杀毒的利器，《名医别录》记载，“除
肝中邪气，安中利五脏、杀百药毒”。葱
蒜不离菜，百病生不来，看来，老大还真
有老大的样子，名副其实！

“和事草”，是文人相赠的雅号。
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称，“葱和羹
众，味若药剂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
曰和事草”。相传，神农尝百草而识
葱，去腥、解膻、增香，各种菜肴，必加
葱调和。《礼记·内礼》中，记载了葱的
菜谱，“脍，春用葱，秋用芥；脂用葱，
膏用薤”，这是绝佳的搭配：葱增加肉
的鲜美，也助消化、除腻。诸事皆宜
称和事，葱会做主角，也甘当配角，家
家必用。科学研究表明，葱含有大量
易挥发的硫化物——“葱辣素”，一受
热就发散出来，辛香浓郁。与主料一
同烹制，葱香味便与主料鲜味融为一
体。怪不得，民间常常报以赞赏，“葱
就是葱，她绝不会装蒜”！

“芤”，是葱的艺名。李时珍说，
“葱从囱。外直中空，有囱通之象
也。芤者，草中有孔也，故字从孔，芤
脉象之”。葱，中空，直挺不弯，喻人
心胸开阔，行为端正，活脱脱的君子
形象。人们在生活中捕捉葱的美德，
形成了许多习俗：舅舅给外甥“剃满
月头”，一定要在簸箕里放几株葱,葱
主聪,取聪慧之意；过年大葱压窗台，
一来喻大葱生命力顽强，严冬里能存
活，二来祈祷来年从从容容，无灾无
难；迎新娶亲，两根连根大葱相赠，以
示喜结连理、繁衍丛生，亦取祛病避
邪 的 美 意 ，因 此 ，恋 人 互 称“ 那 根
葱”。如果女生藐视别的男人，便厉
喝“你算哪根葱”。呵呵，葱中居然隐
含人格魅力！“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
葱叶送迎翁”，苏轼流放万里之外，当
地黎族儿童吹葱笛相迎的场景，不禁
哑然失笑。这等尤物，不容小觑！

文人学疱是雅士之乐。当今学者
王世襄，以“善吃、善做、善品评”被圈
内誉为“烹调高手”。他也做得一手好
菜——“焖葱”：蒜末爆葱白，撒盐加
糖，泼白葡萄酒，焖两分钟，盛盘开
吃。据说，酥软入味，甜香可口。食友
汪曾祺评述，“此味剔除了繁复、冗务、
粉饰和累赘，让生活变得简单、真诚”。
这等大拙至美的本真，让人垂涎三尺！
至此，只能搁笔止思，抹抹嘴巴了！

妻子去世两年后，他决定再婚。他
工作忙，孩子也没有人带，家里乱糟糟的
一片。他想，自己已经没有资格谈什么
爱情了，只要能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就行。可是，见面了十多个，没有一个让
他下定决心想娶回家的。他的心里，总
还是有妻子的影子。

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两个人都
没有太多的话，就那么静静地喝茶。从
媒人那里他知道她 30 多岁了依然是单
身。没有结婚的原因，好像是感情上受
过什么挫折。这样的隐秘，他更不好去
问了。掏出了烟，感觉到不妥当，就又收
了起来。女人也很少问他什么，偶尔抬
头看他，竟然有少女般的羞涩。看他掏
烟的动作，不禁笑了起来：“要抽你就抽
吧，我父亲也抽烟，在家里都闻习惯了。”
他并没有抽，但因为这句话，他忽然感觉
到这个女人很有他需要的女人味。

有了好感，两人的聚会就多一些。
看着他乱糟糟的家，她说：“给我一把钥
匙吧，我下班了顺路，可以给你们整理一
下家务，做一下饭菜。”他有些不好意思，
但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他是单位的一名小领导，每天早出晚
归，出门的时间是固定的，晚上回来的时
间却没有一个定数。而她在银行上班，总
能准时回家。不过让他感觉到奇怪的是，
这一段日子里，无论他什么时候跨到家门
口，她总会及时地把门打开，接过他手中
的东西，替他取下外套，然后轻轻地说，吃
饭吧，我刚热好。你们吃，我该回家了。
客气了一番，送走了她，他坐下来吃着热
乎乎的饭菜，心里涌起一番感动来。也
许，这样的女人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吧。

怎么刚好到他回来做好饭呢？刚开
始他也没有在意，时间长了，他就有了疑
惑。趁她没有走出家门，他就很小心地
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而
且总是饭热得恰到好处？”她的脸上忽然
就泛起了好看的红晕：“我怎么会不知道
呢？ 每天傍晚做好饭我都会站在阳台
上看你，你家在五楼，你走过那座大桥时
我就看到了你。”

他心里一阵温暖，丧妻之痛的冰块轰
然融化了，他突然就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
里，很动情却又愧疚地说：“你为什么对我
这么好，我也没有钱，他妈害病时钱都花
光了。和我结婚会让你受委屈的。”她没
有挣脱，就那样偎依在他宽大的怀里，柔
声地说：“我知道，我正是听朋友说了你对
孩子妈那么好的故事后，才决定嫁给你
的。你是个好男人，我知道，你也一定会
对我好。”他看到，她的眼睛晶莹透亮。

男的是我朋友，前不久他俩结婚了。
男的告诉我，他又重新拥有了一份爱情。
在婚宴上，他说出了很朴实的一句话：爱
其实很简单，与金钱没有多大的关系，像
我们，只需要你站在阳台上等着我。

著名的数学家爱德华·弗伦克尔向我们展示了数
学不为人知的一面，其中充满了艺术般的美和优雅。
在这本用真诚和激情写就的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数
学不是精英的玩具，它可以像爱一样超越文化、超越
地域、超越时空，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

《爱与数学》有两个主轴，一个是梳理经典的、令人
惊叹的数学原理，另一个则是作者学习数学、研究数
学，并成为21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的个人经历。
大部分人从小到大都有接触和学习数学的机会，却大
都视其为洪水猛兽，难以领略数学的真谛，或是觉得数
学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爱与数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告诉我们，数学的神秘世界并非遥不可及。

其实,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像这样直观地运
用数学法则。《爱与数学》可以让我们习得数学思维方
式，从而丰富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
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那天推开后窗，赫然发现窗外竟有棵这么
大的树，树干一个人抱不过来呢。细看，旁边还
有两棵。仰望三棵树的高度，高过了这栋六层
建筑的楼顶。

天天享受它们的浓荫，竟然熟视无睹。问家里
人是什么树，答曰梧桐树。

又问：为什么没见它们开过花？答：开过啊，春
天开满树的花。不禁又惊异地问：为什么没有闻到
花香？答：花开时很香的啊！更加惊异和惭愧。这
所房子是父母的老宅，位于这幢楼房的二楼。楼房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搬来这里时我正上高中。树
应该是那时栽下的。

它们站在这里有20多年了，我竟熟视无睹！它
们一定见过我稚气的面庞、清澈的眼睛，守望过我背
着书包来往的背影。那时楼后还是一片无垠的田野，
清晨我常常穿过楼后的小路，到对面的玉米地里背
书。在它最深的一层年轮里，是否还印记着我踩着晨
曦、拿着满把野花归来的淡淡喜悦？我可曾倚在树
下，茫然地望着远方，默诵那时我喜欢的忧伤又空洞
的文字……如今，那些篇章早已在岁月里泛黄了；那
青春的执着和惆怅，像露珠一样被岁月蒸发了。

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它们的树形保留着自
由伸展的面貌，树干斜趔着，枝枝杈杈，想怎么长
就怎么长。不像后来城市种的树，被人工修剪过，
或者一生都在被不停修剪，有着整饬的形状，没有
一根旁逸的枝条。这三棵梧桐树的枝条向着各个
方向，长得完全没有章法。这个季节，青绿的枝叶
在风中摇曳，枝叶间泡泡状的果实跟着摇晃。像
乡野的树，有一种自在的美。

多年以前，姥姥每次来我家小住，就会久久站在
窗前向外面凝望。那时，这三棵树就站在这里，姥姥
一定是透过它们青碧的枝叶，观望街上来来往往的
人流和车流，观望悲喜交集的俗世生活。人年老后，
会慢慢脱离拥挤的主流生活，可是一定还有一颗向
往凡俗的心。她躲在树叶的绿帘后，品咂过往岁月
和现世悲欢。

她看到了什么？她心里想的什么？已不得而
知。姥姥已作古多年。尘世每一瞬间的表情和暖意，
曾在一位老人内心投射下点点斑驳的碎影，荡起圈圈
涟漪。时光穿越而过，这条街上的风景不停变幻，人
已不是那人，景已不是那景，可是，树还是这三棵树。

女儿的幼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与我的妈妈
生活在一起。三棵树，一定听见过她的牙牙学语，穿
过枝叶的风，串起过她的笑声，抚拭过她音乐般的泪
滴。她清亮的眼睛，看到的第一种花朵，应是梧桐
花，那花香曾浸润她的童年。若树木的年轮是古老
的唱片，一定记录着那些永远消失的鲜活场景。用
什么方法，才能回放出成长的笑和泪、对这个世界最
初的探索、疼痛和快乐并存的过往？三棵树，高大的
树干已高过楼顶，枝叶在蓝天婆娑，对着白云招摇。
它们的根从地下越过马路，悄悄地握住对面那些高

大的白杨树的手。它们是老邻居了。对面的楼房比
我们这幢楼盖得晚不了几年，也有20多年了。它们
隔着马路，每天都相互凝视着。晨曦微露时，它们一
定相互打着招呼：早上好！早上好！暮色四合时，它
们又会打着招呼：晚安！晚安！风儿在它们之间传
递着季候的讯息和岁月的温度。鸟儿们从一棵树飞
向另一棵，时而在绿色的枝叶间发出“嗤——啦”的
一声大叫。这不知是种什么鸟，叫声难听又奇特，声
嘶力竭的一声长嚎，拖音拖到气韵耗尽；它们刚静下
来，“啾啾，啾啾”，另一种鸟婉转的鸣声随即传来。

“嗤—— ”前一种鸟的另一声长嚎又响起；接着，“喳
喳喳”，又是一种鸟鸣。听着听着，我竟分辨出五六
种不同的鸣声。

以前怎么没有注意过这么多鸟鸣？总是懊恼于
汽车呼啸而过的噪音打扰我的安眠。注意收听了鸟
的鸣声后，车声人声，竟然都远了、淡了。

这幢楼房已经快 30 岁了。屋里房间又小又
破旧。

但是，因为窗外有了三棵树，竟凭空添了几分历
史感和时空感，让我对它多出几分眷恋。那过往的
岁月仿佛没有消失，而是在树木沧桑的年轮里沉
淀。节序如流，一定有一些什么，成为你难忘的记
忆。你忘记了，草木却没有忘。看到三棵记载岁月
的树，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忽视你们很多年，真是不应该。我知道，你们一
直都在这里，给我绿荫和花香，而从不要求回报，像
一个无条件爱我的亲人。

即使走远，还是日夜惦记着归来。因为，有三棵
树，为你装着一树过往，你们彼此，都是生命中的传奇。

张富国

知味

葱的美德
刘益善

随笔

母亲的银元

谭艺君

散文

窗前三棵树

魏得强

俗世

站在阳台等你

韩 笑

新书架

《爱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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